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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灵魂诗笺

屈 服

我只屈服于山，有时却立于

山顶。 我只屈服于神，神却最终

将我渡入天堂。 其实，我所屈服的

唯有真理。 从广袤的人生经验看，

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灵魂在我，屈服也在我。 而许多事情，

你根本弄不清它的纹理，以及来龙去脉：

比如说，距离既是虚无又是现实，再比如说，

关于天空后面的一些事情。

有时，我甚至连真理也不屈服，偶尔

还会强迫自己，承认一些谬语。 这些

都身不由己：比如说，灵魂是一个从

泥土到泥土的过程，再比如说，重归

泥土是个浪漫的旅程。 这些都很接近于

荒诞。 我生活在天堂就是个有力的证据。

为此，我只屈服于事实。

涅槃之声

谁在为消殒的生命而祷，谁在为

新生的虚幻而泣。 深陷于涅槃之声，

是一种宿命。 孩童只是个蜜饯，目的

只是诱惑一种漫长，然后消失。

紧接着便是一场盛大的祭奠，颤抖

的手扶持着命运，将完美的一生

交付自然。

生命开始延续，在人与畜之间

艰难地抉择。 涅槃之声雄起，一个

新的生命，呱呱坠地。

雨 夜

茔墓从不拒绝雨夜，在接受

雨水的沐浴后，人们或安宁，或

瑟瑟，都会坚守到清晨的

最后时刻。 几个醉汉虚晃着

灵魂，于雨中散步。 他们嗅着

湿气，打着响嗝，在偷窥蚂蚁

关于迁徙的布告。

逆势而飘

一款晴朗的夏风，将灵魂

安抚得滚烫，临走，竟未

留下蛛丝马迹。

生活如风，一次次吹过

又一次次重来，从后面

推动的手，我隐隐感到

岁月的浮躁。

不关廉耻，不关成败，命运

总是单向地顺风前行。 而我，

却善于逆势而飘，一直坚守了

这么多年。

时间的高度

时间属于一种高度。 山是一种，

树也是一种。 静或动，死亡或活着，

都在以时间的统一标本，划定年限。

时间还有个聚或散的约定，仿佛

一场盛宴，怎么也绕不过

喧嚣与寂静的

宿命

灵魂最终无法坚守躯壳，任凭

时间将其剥离，许多零碎的无形

被聚集成一种高度。 然后，竖起

生与死的界碑，时间开始重新隆起。

故 乡

鸟其实与人类一样，在抵达

故乡之前，都是怀着肃穆与虔诚。

飞向故乡，就是飞向灵魂的

宿营地。 拒绝故乡，只是一种

情绪的偶然波动。

在许多时间里，灵魂一直会保持

岿然不动。 故乡游离在生命之外，

以大维度的空间，诱惑或窒息着

心灵，使生命处于暂时的兴奋

或暗淡。

兴与败其实与故乡无关，只是关于

一些谶语，总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

徘徊，难免将故乡沉于远方，而心灵

依然在流浪。

归 隐

灵魂在决定退宿的一刹那，必先

悬挂出横幅：向下，再向下！ 尽管

生命已开始另一种觉醒。

在躲避灾难之前，务必将胆略归于

泥土，然后，收敛放肆，把自己的

意图小心翼翼地铺开。

山是最好的选择，那是心灵的

堡垒。 无论洪荒岁月，还是浮嚣

今世，神都会立于高处，庇护

诚者。 无需多虑，有时把自己掩埋

起来，比斗志还要威严。

城市与乡村

城市的蜂巢在日渐厚实，而此时的

乡村已进入融雪，每况愈瘦。 连鸟

的梦境都迁入楼群，栖息于荣华。

颓废的庄稼孤立无援，生产

灵魂的地方逐渐荒芜。 而灵魂

历来喜欢皈依于喧嚣，乡村

的黄昏开始向坟墓招手。 人性的

包容正式敞开胸襟，羸弱的肉体

被种成一片庄稼。

灵魂开始显山露水，而身体

已经向灵魂提出翻供，回望

乡村，已收获不到血汗。 贫瘠的

金钱依旧填不满干瘪的口袋，绕

不过的宿命，在城市的天空

叽叽喳喳。

■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t.qq.com/cnjzrb■

新闻热线：

8797000■

编辑：呼运廷

│

校对：张海洋

│

组版：张 震

山 阳 城

2012

年

９

月

22

日 星期六

4

JIAOZUO��DAILY

本社地址 ：焦作市人民路

890

号 邮政编码 ：

４５４００1

电话 ：办公室

３９３５１４３

总编室

8797251

通联部

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

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

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

8797333

印务公司

３９３４２９０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

87974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焦工商广字

０１

号 全年定价

398

元 自办发行 上期本报开印 ：

４

：

30

印完 ：

６

：

3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

●

张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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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过眼

刘玲与她的新作

《我想我就写》

因为《我想我就写》的缘故，

我对 《我想我就写 》的作者有了

更加深刻的了解。 为此，我还知

道了老马 ，知道了亮子 ，知道了

鱼儿，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

事儿。

刘玲是焦作市近几年成长起

来的女作家，长期从事网络写作，

在百度空间有着很旺的人气，点

击率近百万，她的创作以散文、小

小说为主，作品散见于《百花园》

等期刊，曾入选“生活·认知·成长

青春励志故事”等选本。 《我想我

就写》 是刘玲刚刚出版的第一部

散文集，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

“生容易，活着难”，是刘玲在

集子自跋《为什么会有这本书》里

说过的一句话。是的，一个人能够

好好的无忧无虑的活着是多么好

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这世上有谁

能做得到呢？人生下来，注定要经

受许多的磨难、坎坷，物资的、精

神的、方方面面的、大大小小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都

有自己的酸甜苦辣， 刘玲能够将

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笔记录

下来并结集成册， 让更多的人能

够有机会来分享她的成功和幸

福，分担她的忧伤和无奈，实属难

能可贵。

读着《我想我就写》的每一篇

文字， 我不禁被刘玲对生活的挚

爱所感动。 刘玲一直在教育系统

工作， 从一般人员到县幼儿园园

长，她的工作经历并不复杂，也不

坎坷，平凡而常规，生活中除了一

次婚变并没有曲折生动的地方，

更没有传奇。 她热爱生活，《一起

走过的日子》、《十七岁的远行》、

《婆婆 》、《写在女儿初潮的这一

天》等都是写对生活的爱。她爱唱

歌，唱得“没心没肺”，愿意把工资

毫不吝惜地花在歌厅里；爱婆婆，

爱得宽容坦荡，大大咧咧，爱得连

姐妹都要嫉妒了；爱女儿，爱得细

腻入微，地久天长，爱的让一般母

亲难以做得到。 在与大学男友的

爱恋和尊重妈妈意愿的抉择上，

她“有一些绝情地”选择了留在妈

妈身边， 她自己说：“这样的相亲

相爱，又怎么不会是一味蛊，如同

毒药的一味蛊？”这是一种多么无

奈的甜蜜与忧伤， 她当时的心情

又该是多么复杂与理智。

写散文最重要的是写作者的

世界观和思想底线在作品中的体

现。 生活工作中，刘玲积极向上，

乐观自信，聪慧睿智，写作上她擅

长从日常生活中去捕捉生动光亮

的东西， 再经过自己看似漫不经

心的构思，从而写出机巧来。她的

每一篇文章都来自实实在在的生

活， 大都写得阳光向善， 和谐宁

静，充满情趣。 如《让我带着你》、

《我妈看到了金喜善 》、《采购 》、

《青春里的那点儿打击》等。 也有

少部分文字， 通过一个角度和侧

面，来写自己淡淡的忧伤和无奈，

略有灰暗。如《缺了拉被单的那个

人》、《少女样的感动》、《夜归人》。

刘玲的每一篇文章，都短小精悍，

少则数百字，多则千把字，即使个

别几篇稍长些的文章也用标题分

开，使人读起来轻松愉快，节奏感

很强。 每篇标题， 看似很直白随

意，实则也颇具匠心，贴切精准，

耐人寻味， 如：《宽出一米》、《大

爷，不是我不开门》、《可以慢条斯

理》、《约你去看演唱会》、《为你存

点钱》等，只要你耐心咀嚼一下，

玩味一下， 一定会品出其中的甘

甜。

刘玲的文章质朴散淡， 简洁

明快，幽默灵动，包含情感，她的

文字所酝酿的氛围很有蛊惑力。

据了解， 像这样的文章她写了近

千篇，这的确需要耐心、坚韧和毅

力。

文字这东西也真是一味蛊，

如同毒药的一味蛊。

●

梁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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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深

沁河·往事·沙

古老的怀川大地，有一条古老的河，

它的名字叫沁河。 沁河两岸傍依着一个

个村庄，我在沁河边上的村庄长大。

一

在儿时的记忆里， 沁河水永无干涸

的日子，终年不息地打着漩涡，潺潺地向

东流去。 河岸有一排老柳树，柳树下是一

排石磴，女人们就坐在石磴上，把脚浸在

水中，就着面前的石板揉衣服、捶衣服。

鱼儿扭动着灵巧的身儿， 只向她们的脚

边偎。 她们把衣服、床单甩入水中，长长

的床单在水中飘动着， 女人们又把它拉

回来。 受了惊吓的鱼儿四处逃散，但一会

儿就又偎了过来。 柳树根儿伸向水中，长

长的，红红的，毛茸茸的满是根须。 甜腻

的沁河水冲刷着，拉扯着，孩子们在水中

嬉戏，扯着柳根儿，囚着没影儿，打着水

仗。 年年进入雨季，沁河便会发大水，河

水轰隆隆、 哗哗哗地起着大干， 卷着浪

花，响声传到十里以外。 那时节，大堤上，

如同钱塘观潮，满是看涨河的村民。 又有

精通水性的人， 在水中亮着手段： 耍水

浮，摇缸浮，没影浮，狗刨眼，踩大干，漂

死孩……岸上不时一阵阵喝彩声。

沁河的水是甜腻润口的。 有一年，一

个远方的剧团来村里演戏， 我父亲给他

们烧茶炉，供他们洗漱。 剧团的人听说沁

河的水怎么怎么甜腻，不相信，专门挑了

一副水桶，到沁河挑了一担水。 回来后他

说：沁河的水就是好。 在河口，我用手捧

着喝了几口，就是有一种甜腻腻的感觉。

我父亲给他说，我们村的水，两种口味。

北半村的水是甜的，随便打口井，即便是

土井，也是甜的；南半村的水是咸的，不

论打多深，都是咸的。 这大概是沁河水的

独特之处吧。

沁河也有发怒的时候， 弯弯曲曲的

沁河大堤，便是一代代的先人们，给沁河

这匹野马套上的辔头。

二

沁河水，永不停歇地潺潺地流。

突然有一年，人们惊呼传闻：沁河水

干了，沁河水断流了———有人没脱鞋，七

绕八绕，过了沁河了！

人们只记得沁河水的祸患： 淹没庄

家，淹没农田，冲走牛羊，卷走树木，淹死

不 会 游 泳 的

或 者 会 游 泳

的人，阻隔交

通，总而言之

是纯害无益。

这 似 乎 也 是

人的共性，好

处 得 到 得 多

了，习以平常

了，也就忘记

了它的好处；

而 不 好 的 地

方，却记得非

常清楚。

但 时 不

多久，水便又

下来了。 进入

雨季，沁河水

依 然 汹 涌 澎

湃，浪涛声依然惊心动魄。

三

沁河滩，沉淀了几千年、几万年。 也

许有史以来吧， 第一次是一望无际的黄

沙。 这些沙，在儿时的记忆中，除了养猪

养牲畜的拉几车垫垫圈， 其余似乎绝无

用处：阻碍交通，不长庄稼，狂风起处，黄

沙飞扬，人行沙中，灰头土脸，睁不开眼，

走不得路；车行沙上，车轮深陷，挣挣扎

扎，寸步难行。 只是近些年来建筑业的发

展，使黄沙成了得以保护的矿产资源。

以前人们盖房， 砌砖墙都是用纯白

灰的。 直至上世纪

60

年代，还是拉来了

白灰，淋入池中，待水渗干，挑出用来砌

墙。 后来不知谁发明了在白灰中加入适

量的沙，不仅省灰，而且好用，还牢固程

度不减，于是时兴了沙灰。 再后来随着水

泥的广泛使用，沙子的功用大了起来。 砌

墙用沙，打梁用沙，砸地用沙，粉墙用沙，

沁河滩卖沙的生意兴隆起来了。 村中人

到沁河滩囤沙，先是人力，后来是畜力，

再后来用上了机动抽沙船， 一天到晚不

停地抽，一年四季不停地抽。 来沁河滩拉

沙的车辆，也由小拖拉机变成了小汽车、

大汽车、半挂。 一车沙也由当初的

4

元，

卖到了一百多元。 接着是第三产业也上

去了，卖茶水的、卖冷饮的、卖肉丸的、卖

小菜烟酒的……昔日冷冷清清的沁河

滩 ，一时间

如 同 展 开

了一幅 《清

明 上 河

图 》， 一片

繁 荣 的 景

象。

沙 属

于 矿 产 资

源 ，它似乎

又 是 不 可

再生的 ，于

是 有 关 部

门 把 它 管

了 起 来 ，

“沙 ” 字也

换 成 了

“砂”字，让

有 钱 有 能

力的人承包了下来，限定了采砂区域，年

年向有关部门缴钱。 有钱人承包后，扩大

了再生产，上了大机械，出砂量空前。

沁河的河床迅速下切。

四

听父辈的人说， 我们村北傍堤的地

方，有个“掩洞口”，从洞中翻涌出的沁河

水，清清地流进村子，由北至南，潺潺地

流。 河道是石砌的，村中的人就着清清的

河水，洗衣，淘菜。 这些，我没见过，只见

过临街盖房的人家，挑地基挖出的条石。

老年人说，这便是当年的河道。 我只记得

我们村东的大堤上，有个闸口，人们称之

为东闸口。 若逢干旱，人们只要提起东闸

口的闸，潺潺的沁河水便流了出来，注入

农田的各条沟沟汊汊。 人们或用水斗车

水， 或直接把水引向农田。 因此冬春时

月，我们村外沟里的水，永远离地平面只

有尺把高。 水滋润着农田，人们永远不知

道浇麦是啥滋味。 后来水位下降了，田沟

没水了， 麦苗旱得卷了叶， 上级号召浇

麦，家乡的老农还是凭着老经验，和驻队

干部争得面红耳赤：种了一辈子田，只见

过浇秋，没见过浇麦。 浇麦如舍秋……浇

麦如舍秋！ 我们家乡气候的最大特点，就

是“五月旱”，五月正是割麦种秋的时节。

有谚语曰：“五黄六月差回耧。 ”意思就是

说那个时节种秋， 迟一晌产量就会受到

影响，而那时又是最容易旱的时候。 不过

人们只要随地挖个土井， 第二天或者转

眼间，便会潮上一井水来，用来点种，足

足有余。 村中人畜用水，是稍深一点的砖

井。 井台放一个井勾———用树枝做成的，

一头有个树叉，用以勾桶。 井勾也只两三

米长，用来打水。 打着打着，井勾不够长

了，去打水的人带上绳子。 忽一日，人们

惊呼：水桶搁底了，井干了！ 接下来家家

户户打起了小轧井，八米左右深。 再后来

轧井也压不上水来了， 家家户户又打起

了三十米左右的小机井。 现在政府出资，

搞饮水工程，用上了深水井，吃上了自来

水。

吃水的问题解决了， 可浇地的问题

更麻烦了。 别说水斗车水，土井潮水，撑

杆拔水， 连当年大集体时代打的机井也

不够抽了。

1990

年，靠政府拨款和群众集

资，村中修了一个提灌站。 修提灌站的最

大工程是挖蓄水池，可以肯定，蓄水池是

绝对低于沁河水平面的。 沁河的河床逐

年下切，沁河水的水面逐年下沉，提灌站

的引水渠道逐年下挖， 而今站在河面向

上看提灌站，提灌站简直成了空中楼阁！

当年立在水中测水高的标尺， 如今像立

在高山之上下瞰河水的呆汉， 它想再测

水流，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果不是确凿的

证据在眼前，人们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而今提灌站也报废了！

时间也只是

20

年！

可怕的沧海桑田！

五

沁河水永不停歇地、默默地、潺潺地

向东流。 站在提灌站的引水渠道边，可清

晰地看到，一股股的泉水，清清的，丝丝

缕缕， 在注入沁河———现在沁河东流去

的，不只是河水，更多的是返流出来的泉

水！

沁河水不是在补充我们的地下水，

而是在吸取着我们的地下水维持着它的

生命！ 如此长年不断地流下去， 流啊流

啊，沁河，会不会像我们村外的涝河———

干涸！

我又想起了儿时的沁河， 清清的、

湛蓝的、 甜腻的水， 浑浊的、 汹涌澎湃

的水， 想起了一幅幅的河边嬉戏图。

●

张 颖

/

心灵史

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两天，我的室内弥漫着淡淡的、苦

苦的田间花草气息。 我很喜欢这样的氛

围，也很喜欢这种芳香。 早几天，我去西

部陵区游玩时， 采摘了一枝芦苇和几枝

白色的野花， 都是我儿时常见而现在很

少见到的花草，欣喜之际，插在了瓶中，

搁置我的厅堂。 两天了，每当我看到欢快

绽放的花朵，就会感念生命。 植物和动物

一样， 都是有生命的， 是有自尊和傲骨

的。

每到一个景区， 我都留意散布于山

间地头的小野花， 把他们拍摄下来，珍

藏、保留于我的空间。 野花的生命力极其

顽强，没有人刻意地浇灌，没有人细心地

剪裁，更没有人给予施肥，而它们总是生

长得那么茂盛， 甚至是那么的骄傲和自

信。 看到欢乐绽放的野花， 总是令我感

动。 在景区， 常常是人工种植的花朵，

要么雍容的牡丹， 要么娇丽的月季， 要

么冷艳的兰花， 要么绚烂的蜡梅……但

是在她们附近总能看到恣意盛开的野花，

那些藤蔓类的诸如牵牛花、凌霄花、茑萝

花还会毫不客气地攀缘着这些名贵花朵

的身体向上生长， 丝毫没有自卑和怯懦，

有的只是坚韧和勇敢，是自傲和顽强。 每

每看到此景我就会想起袁枚的一首五言

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 ”这些野花不管在什么环

境下都是靠着自己的生命力，蓬蓬勃勃地

撑出一片片绿荫，因为它们时时刻刻都在

吸天地之灵气，纳山川之精神。 反倒是那

些名花名草往往夭折于人们因欣赏而贪

婪之手，有点近似红颜薄命的宿命。 娇艳

的花朵被采摘只因开放得太过美丽。

传说， 一朵野百合长在荒无人烟的地

方，终年被雪山包围，看不到朗日，但她从来

没有因为自己凄冷的境遇去懊恼去颓废，而

是努力地生长，乐观地存活。终于老天被她打

动，明媚的阳光照耀了这里。 有一天，当她从

睡梦中醒来，春天也到了，它发现自己在高高

的山顶绽放。

无名小花，悄然开放，不被关注，更

无人喝彩，却开得逍遥自在，开得无忧无

虑。 无名小花不会因为别人的在意与否

而不敢拨开娇艳的花蕊， 蒲公英不会因

为惧怕历程的艰险， 害怕离开安全的母

体而不去飘萍天涯寻找自己的梦。

不甘平凡的人类，有的在抗争，有的

在挣扎，有的在抱怨，有的在悲戚，有几

人能像这些野花小草般淡泊， 清清爽爽

地呼吸，自自然然地生长，坦坦然然地老

去。

●

朱自力

/

经典叙事

守望那分安宁

念小学时， 我每天都要往返于两个

村子之间， 像一条弧线在家和学校这两

个点之间游走。 每天，我都和村里的一群

伙伴欢呼着跳跃在那条乡间小径上，我

们打雪仗、杀羊羔、抓土匪，玩着各种各

样穷孩子的游戏。 在那条路上，路过的每

一座村子都有我的老师和同学， 路的两

旁也分布着家家户户的田地， 甚至和我

们一起奔跑的还有自家的牛羊猫狗。 那

时候，我从来没有什么不自在，反而在内

心里觉得这小村是个多么大的世界，这

些孩子将是自己永远长不大的伙伴。 于

是，在年少的时光画板上，我看到的是无

需刷新的欢声笑语和难以抹去的童言无

忌， 我憧憬着在这个大世界里自由自在

地生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 学校的公告栏里开始

张贴考试的成绩， 老师们开始拿成绩的

尺度给我们排座位， 邻居家的父母开始

训斥着孩子好好学习， 我平生第一次有

了莫名的伤感和无奈， 我无法理解就那

么几个阿拉伯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

意。 从此之后，农家小院的闲暇时间多了

趴在案台上流着眼泪划拉作业的孩子，

村里的大街小巷多了关于谁家孩子争气

谁家娃娃成绩好坏的讨论， 我和伙伴们

也变成了胆怯的老鼠和没有翅膀的小

鸟。 这样的日子开始和游戏、玩耍绝缘，

小伙伴们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悄悄、神秘，

我们盼望着快快长大， 长大后的我们好

像飞鸟云朵一样， 在更广阔的天地间飞

扬遨游。 我竟然傻傻地期盼着未来的生

活， 像自己疯长的个头一样能抓到更多

新鲜刺激的东西。

多年后，我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让

我付出了很多， 在面对瞬间即逝的少年

时光，我有了想痛快大哭一场的冲动。 我

不去想那无数次的竞赛考试和无休止的

唠叨排名， 我的脑海流动的是渐行渐远

的乡间小径和歌

唱欢呼的垄沟溪

流。 在这十多年的

成长里，我看到了

家庭之间的差距，

我吃到了白面和

杂面馒头的味道

差异，我更加懂得

了钞票在我生活

里的价值和意义。

我永远无法忘记

冒着风雪，穿着破

旧的衣衫，攥着玉

米面饼子奔跑在

早自习路上的那

个孩童，在红瓦房

教室里忽明忽暗

的煤油灯光中，印

象着那双自信却

找不到方向的眼

睛。 我的脑海会时

常浮现一个捂紧

口袋里的两枚纸

币，在镇子的集会上拉长着视线和口水，

像饿狼一样想把脆脆的花生瓜子和喷香

咂口的凉粉鱼汤全部吞进肠胃的少年。

我不知道， 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几个

十年能在岁月的河流里如此刻骨铭心地

去和成长对话，和未来相约。 我知道，邻

居家的一锅香喷喷的饺子使我懂得我的

家庭和他们有着差别；我知道，村长家的

一摞摞神秘的书报使我懂得我的父母和

他们有着距离；我更知道，我从出生的那

天开始就和很多很多的东西有着陌生。

在一行行的文字里，在一道道的问题里，

我寻找着答案， 我在寻找着把成绩提高

上去的答案， 更是去寻找着和所有陌生

将距离一点点缩小的答案。 课堂上，我就

是要去努力睁大眼睛，快速转动脑筋，把

老 师 的 话 语

牢记在心；书

本中，我就得

潜入进去，吃

透摸准，将所

有 的 问 题 弄

懂搞明白。 我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努 力 和 奋

斗 最 终 会 有

什 么 样 的 结

局，我只知道

我 是 在 一 条

将 距 离 一 点

点 缩 小 的 道

路上前行。 小

学毕业，村子

里 有 一 拨 自

己 的 伙 伴 回

家 跟 父 母 一

起烧火做饭，

犁田耕种；初

中毕业，镇子

上有一些自己的同窗回家跟父母一起支

摊生意，挣钱养家；高中毕业，更多的同

学离开校园去了更远的地方， 去寻梦去

挣钱去娶妻生子。

我从寒窗中一路走来， 没有鲜花和

微笑， 我回头望见的都是自己的泪水和

汗光。 但是，终于走出来了，走出了父亲

所谓的那个火坑， 走出了那片我至今还

在眷恋但是已无法回去的故乡。 我从二

十岁远离故乡， 离开那座村庄和那些乡

亲，开始步入成年后真正意义上的拼搏。

我是到远方寻梦吗？ 可是我的梦到底能

把我载向何方？ 我是在和谁做着较量呢，

我的输赢到底又有何意义。 可是，不管工

作是干着什么，不管出差到了哪里，也不

管和天南地北的人在一起， 我的乡音我

的那口家乡话，常常把我的身份暴露，将

我的那分和老家千丝万缕的思念撸开。

我知道一个人不管走的多远离开的多

久，故乡那是一生一世的根。 很快，又将

是一个十年的周期， 这个十年里我安安

稳稳地生活在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我在

一片叫做大学校园的净土上寻梦展翅，

我在一个叫做城市的地方谋得工作发

展， 我在和一个叫做爱情的姑娘相亲相

爱， 我把一个用借钱贷款买来的房子当

做自己的家和窝。 不久的将来，我还会把

自己的户口迁移到这座城市， 然后和亲

爱的她拥有我们爱的结晶， 我想那未来

的他的故乡又在哪里呢？

我是一个在流浪中疲倦的人，我开始

沉沦了似的将自己的灵魂守望在这里，我

曾经向往过更大的城市和更远的地方，我

甚至固执地认为自己会有那么一天会到

一个地方寻求内心真实的那分向往。现在

的我，真的是在委屈着自己的追求斩杀着

原本的梦想吗？ 我得不到答案，我无法给

自己一个定论。 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和

老师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浓浓

的情谊；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和领导同

事笑谈交往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真

实的亲切。 还有，我原本认为陌生和冷漠

的那个和老家的村庄一样大小的小区，我

从它的大门口经过的瞬间我感受到了回

家的踏实，我对它的一层层的楼梯和一排

排的楼宇有了发自内心的亲热，我甚至常

常傻傻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它的楼层和

夜幕里亮着的灯光。 是的，我原本不属于

这片土地，我原本不属于这座城市，我原

本不属于这个校园和这家单位，但是因为

我来到了这里，成为了这里的学生、职员

和业主，我踏入了这里，我开启了自己，我

在岁月静好中应该也必须做的那就是守

望这分安宁吧。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